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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低下頭來，看見一顆汗滴從睫毛滑落，瞬間消失在腳下墨綠色的草叢裡，稍嫌過長

的髮稻草似的隨意紮一束在腦後，背上背著一個泛黃的背包，腰上鬆垮的綁著格子外

套，除此之後什麼也沒有。 

他已經不知道在這裡打轉多久了。 

一開始並不是這樣的，他只不過是在一個悶熱而潮濕的夜晚驚醒，汗水濕透了他的上

衣，窗外是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到，他油膩膩的瀏海黏住額頭，視線乍時變得狹隘起

來，眼前晃動著模糊的影子，他無助的看著眼前熟悉的屋子與家具，什麼都開始變得

不真實起來，包括他自己。 

於是幾乎是逃命似的，他決定他要離開這裡。 

等他回過神來的時候，他已經行走在一片泥濘的草原之中，與他腰齊高的草搖晃著

，往後望去，長長的一條泥行的痕跡，身後的腳印一個一個的再清楚不過。 

他往四周望去，除了草還是草，一片眩目的綠，幾乎緊連著天邊一樣，整個世界都好

像被綠色的草包圍，然後他抬頭看了一下刺目的陽光，熱辣辣的照在他身上，好像是

傾盡全力燃燒著他一樣，他的汗大滴大滴的流下來，滴落下巴形成一汪水滴落，黏膩

的滑動著，他臉冒汗的往前走去，背包濕黏的靠在他的背上，他開始詛咒這個讓他更

加冒火發汗的累贅物。 

於是他開始想起他有過一個可以拖拉的行李箱，有滾輪的，大大的紅色的，挺堅固

，他此刻忽然強烈懷念起它來。 

他回憶起他找尋背包的過程，他匆匆在一堆雜物中尋找，他的東西一向都是胡亂散落

的，打開房間最後面的那個久未開啟的壁櫥，在暗黑的壁櫥裡東翻西找，胡亂摸出他

身上這個累贅似的背包，那時他還很得意呢，他現在因那時的愚蠢而後悔不已，拼了

命想在腦袋中想著那個行李箱到底跑到哪裡去了。 

而此時他才猛然想起那個有滾輪的行李箱早在她離去的時候一起被拿走了，那是她帶

走屬於他唯一的東西，裡面塞滿了她零零落落所有的私人物件，跟著她悄然離去。 

那麼現在姑且稱她為A，其實這個符號對他來說沒有任何絲毫意義，只是為了能夠閱

讀方便，因為光是一個字母A並不足以說明在他心中的她。 

 



A有著棕色像玻璃珠一樣的漂亮的眼睛，像隻小狗似的，對他來說A的一切都是那麼新

鮮帶著甜蜜氣味，極為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但讓他難以理解的是A有著輕微的潔癖，總是跟在他身後默默的收拾一切東西保持乾

淨，並神經質的要求把所有移動過的東西歸位，就連做愛的時候也要求將保險套的盒

子放回原處才肯躺下繼續，他總被A堅持的這一點弄得什麼都消下去了，而每當結束

後他看著A光著身子蹲在地上默默收拾殘餘的衛生紙丟進垃圾桶時，總感到一種無端

的煩躁跟焦慮，從下體蔓延開來。於是他轉過身去 

 

不願看A。 

而除此外他們還是極為美好的，但美好的東西總是會在無意識之中慢慢消退，留下來

的只有那些難以理解的地方。 

A離開的時候一句話一個徵兆也沒有，那天的天氣很好，陽光很柔和，早餐是他慣吃

的三明治跟奶茶，所有的一切都是那樣真實，跟平常的日子沒有什麼不同，就是一個

日曆上稀鬆平常的日子，他出門之前跟A說了再見，A的頭髮隨意披散在肩上正捧著一

杯咖啡在喝，嘴角有一絲咖啡漬，現在回想起來或許就是這裡讓他感到不對勁吧

，A不該有那絲汙漬的，但A依然坐在餐桌前轉頭向他微笑，桌上插在瓶裡的鮮花盛開

著，然後他關上門離去。 

接著幾乎可以想像他打開家門時那驚咋的表情，房間裡的所有東西都被淨空，所有關

於A的，屬於A的，A一切的一切全都沒留下，就連垃圾筒裡的A製造的垃圾也全部被細

心挑出帶走，乾乾淨淨簡直就像從沒存在過一樣。 

他簡直無法相信A居然可以在一天之間帶走所有私人物品，包括A跟他在一起時買的巨

大烤箱，那烤箱不是A一個人可以搬得走的，他幾乎要懷疑A是否真實的存在過，彷若

是個幻覺，就如同這次出走一樣，他總在夜晚看著那個垃圾桶哀傷的如此想著。 

他知道他無端遺失的除了A之外只有那個她擅自帶走的行李箱，但遺失更多的是他不

知道的東西，包括A離去的原因將永遠遺失。 

 

他抬起頭，驚訝的看見原本一直在頭頂上的太陽已經飛快落到後頭去了，四周的顏色

快速褪下，像剝下一層色彩斑斕的玻璃紙一樣，他開始有些著急，快速的奔跑起來

，然而前方除了草原還是草原，那樣的一片綠在幽暗的光之中變成一片青紫，在他腳

底閃爍著。 

他越跑越快，卻發現自己漸漸進入一片沼澤，黏稠發光的一大片冒著泡沫，那充滿草

地濕氣的腐臭味輕易的攫住他的雙腳，簡直難以脫身，他忽然覺得那種氣味如此熟悉

，自從失去A後他的屋子都充斥著這股氣味，像是東西發霉後放置幾日而腐敗酸臭萎



縮的味道。 

而他寧可相信打從心底腐臭的是他自己。 

 

等他終於把腳從沼澤裡拔出來的時候，天已經黑透了。 

他喘一口氣坐下來，兩隻腳黏糊糊的發著惡臭，搞不清楚是他自己發著臭還是因為沼

澤的關係，他把背包裡的東西全部倒出來，叮叮咚咚的一大堆，然後在裡面翻找起可

以把他的腳弄乾的東西，總有個毛巾什麼的吧，他嘀咕的在嘴裡唸著，沒有想到他那

看起來乾扁的背包裡居然也藏了這麼多細碎的東西，他一樣一樣慢慢撿起來細看，無

奈視線實在糢糊的很，他只能像瞎了眼一樣兩隻手在地上胡亂碰觸，隨意摸索著。 

然後他摸到那樣東西，像觸電一樣的震了一下彈跳起來，他只消輕輕觸碰一下就可以

知道那樣東西是什麼，即使在黑暗裡或任何地方，不用看他也可以輕易在腦海裡勾勒

出那永遠忘不掉的形狀。 

那是一隻粉紅色的女鞋，她的鞋子。 

然後在這裡稱她為B，在A離去後不久，B就悄悄進駐這裡，幾乎是強勢的全盤入侵

，快得讓他分不清是從何時開始的，A原本在這間屋子裡的氣味就十分淡薄，而B來之

後幾乎全部被霸道的佔領了，讓他不知道是高興還是感傷。 

B就像那隻粉紅色的鞋一樣夢幻，從頭到腳都像有著粉色系的泡泡一樣飄浮著，B在他

面前總像小孩子一般任性耍脾氣，不高興的時候會摔東西亂罵人洩憤，開心了就整個

人賴在他身上不走，B愛跳舞，總喜歡胡鬧的抓住他從客廳舞到廚房，搞得滿屋子都

是青春的氣息，鼓漲漲的快跳出胸腔一樣。 

然而不管什麼時候他總耐性的哄著B，哄到他自己都沒感覺在講些什麼，他有時看著

熟睡中B的側臉，忽然覺得自己真像是個爸爸在照顧女孩似的，然後無奈的在夜裡嘆

一口氣。 

於是他想或許他並不愛B。 

他開始想像自己總有一天會離開B，這或許是他們之間必要的結局，然而他離開B的日

子卻在可預料的情況下不知不覺提早到來。 

夜裡一場再尋常不過的爭吵過後，她從床上跳起來奪門而出，什麼東西都沒帶，這種

常常上演的戲碼讓他已經懶得去阻止，就任由B手上抓著鞋子赤著腳離開，他轉過身

去蒙頭大睡，累了。 

然後B再也沒有回來。 

 

他沒有想過最後一次看見B是在這樣的場景下，什麼東西都好像被扭曲了，他幾乎不

知道該做什麼反應去面對這種狀況，但B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的安穩甜笑，然後被



推進太平間去。 

B光溜溜的腳丫子變成一團血肉模糊，鞋子再也穿不上去了。 

 

他下意識的在腦海裡勾勒出一個車禍場景，B急吼吼的跑出家門消失在夜色中，然後

聽見急促的煞車聲與慘叫，在深夜裡的一場小插曲，他看著放在白淨被單上的一雙粉

紅色女鞋，那是散落在現場的，他伸手撫摸，看見B走得太快太急太生氣，手裡抱著

這雙鞋還來不及穿上，就隨著噴散的鮮血飛舞出去，畫了好大一個圓掉落在地，乾透

的血跡襯在粉紅色的鞋面上，看起來倒像是一種花紋，好像本來就應該在那裡似的。 

忽然他意識到B還放在家裡的所有東西都變成了遺物，這讓他幾乎難以接受，B沒有帶

走任何一樣東西，所有的一切都好好的安放在原來的位置，他晚上醒來，總是模糊的

看見B在房間裡走來走去，嘻笑著，跳起舞來。 

他想，或許他其實是極愛B的，只是已經發現得太晚了。 

於是他把那雙鞋帶了回家，放在鞋架上，跟B其他的鞋一起。 

 

他脫下他濕透發著臭味的鞋襪，穿上那雙粉紅色女鞋，他有些意外居然穿得下去，粗

壯的大腿配著粉紅色的鞋看起來有些可笑，但又有什麼人看見呢？ 

 

遠方出現一座森林，就在那一堆住宅區跟建築物中間，黑壓壓的一片枝枒恣意伸展

，像是張開嘴的巨獸，靜默著，他幾乎是沒有猶豫走了進去，背包跟鞋襪及其他的東

西都丟在原地，沼澤咕嚕嚕迫不及待似的蔓延開來，他回頭望了一眼，剛好看見背包

陷進沼澤裡最後的一幕，咕嚕咕嚕。 

於是他往前走去。 

四周有人在窺伺著他，他想著，說不清楚是些什麼東西，但他感受到那些莫名的視線

，整個森林在震動似的發出嗡嗡的聲響，有如成千上萬個眼珠子鑽動漂浮在他身邊一

樣，他盯著其中一隻眼睛看，然後忽然看見鄰居竊竊私語的眼睛。 

鄰居的眼睛，那是在C到來的時候。 

C把東西搬進他家的時候臉上掛著笑，眼神或許蘊藏了某些特殊而期盼的情感，但他

已經無力分辨那是怎麼樣的一種東西，他看見對面的鐵門偷開了一條縫，一隻黑白分

明的眼珠子混濁的向他望去，那是恣意而不客氣的，接著一整條走廊的門都開了，黑

黑的縫不客氣的向他張開，他默默但堅決的用力關上了門，彷彿還可以看到那些不甘

心而沒有得到滿足的眼睛，他想吐。 

他其實已經忘記C來到他這的理由，叫他一想起來就頭痛，然而鄰居卻似乎比他還想

知道，自從A跟B相繼離開之後他彷彿在這棟公寓成了八卦製造者，不時有流言悄悄擴



散，尤其是在C搬進來之後，他總在窗邊不時看見細碎的眼珠子骨碌骨碌往他這兒鑽

去，彷彿想將牆壁穿一個洞好方便偷窺似的，他轉頭看向C，沉默的C一向不多話也很

少有什麼疑問，就某種程度上來說算是符合他的需求，C像個沒事人一樣安安靜靜坐

在那裡，抬起頭對他溫柔甜笑。 

於是他拉上了窗帘。 

 

C是什麼時候開始發現不對勁的，他已經記不太清楚了，而或許其實也不太重要，現

在回想起來C的一切似乎都是那麼的不真實，他連C是長髮短髮都不太記得，簡直就像

是飄浮在一場夢境一樣遊盪著，他或許已經無力記起任何一個人的事情，甚至記不起

來C說過什麼值得紀念的話，他腦海中唯一記得關於C的印象，就是離去的C。 

C離去時的狀況跟A和B都不大相同，是在他面前慢慢收拾東西的離去的，這也是第一

次，他那麼清楚的目睹一個人離開他身邊。 

C打開大大的皮箱，是她最初帶過來的那個皮箱，開始把東西一樣一樣的放入箱子裡

，外頭下著細雨，濕黏的空氣膠著在他和C之間，C的動作僵硬發著抖，他甚至想不起

來C的動作是不是一直都那麼僵硬，然而此刻卻真實無比，窗帘沒有拉上，所有的眼

珠子都擠嚷著在窗戶邊看他們兩個，像演一場無聲電影一樣，不，應該說是舞台劇

，因為已經沒辦法再NG了，他苦笑。 

然後C就落淚了，他慌了起來，說來可笑但他從來沒有看過C哭泣，現在想來或許是因

為他不夠了解C的關係，而那時他只是錯愕而做不出任何反應，不管什麼時候他總是

不知道該做什麼反應才好。 

C哭得很急很快，眼淚像泉水一樣不斷湧出，好像要把所有身體裡的水分都要流出來

一樣噴湧著，眼淚不斷落在箱子裡，撲通撲通，C連眼淚都不願意留給他，他想。 

 

到這裡他開始有些迷惑，不了解為什麼忽然他的生命中會無端跑出一個C來，或許連

A跟B都是沒必要的，於是他開始想接下來到底又會跑出多少個DEFG，但如果要將生命

中所有出現的人物都做代號，恐怕多少的排列組合都數不清。 

C雖然哭著，但手卻沒停下來，一樣有節奏的慢慢收拾，她的動作一向俐落的驚人

，然而這也是他現在才發現到的，C終於把東西全部收好碰的一聲關上皮箱，站起身

來繼續默默流著淚，C一向是極為安靜的，而這時卻顯得過於安靜了，他期待著C或許

會大哭大鬧，會把對他的怨氣一股腦吐出，甚至狠狠打他一巴掌，總該會有些什麼動

作吧，但C臉上卻依舊沒有什麼表情，不斷流出的眼淚變成長長兩道水漬閃著亮光

，然後慢慢轉身。 

他想，他或許該說些什麼，這一次總該做些什麼。 



 

「帶我一起走。」 

C望著他，似乎有些驚訝，幾乎可以想像那種遲疑與不解，如同電影畫面慢動作播放

一樣僵持個幾秒，但C隨後仍然不發一語的離去，輕輕的關上了大門，喀喀喀，走廊

上踩著空洞的回音。 

 

都離開了，他頹然的躺回床上，四週一片漆黑像電影散場，所有的眼珠子好像都睡去

了。 

 

帶我一起走。 

他想，這句話或許是他想跟不告而別的A，倉卒離去的B說的。 

C知道這句話並不是他想跟她說的。 

是啊，他想跟C說的其實是，不要走吧，留下來，就這樣留下來，不要再留他一個人

了。 

 

於是他想著總有一天該離開，離開充滿A味道的屋子，離開有著B的東西 

的房間，離開C的眼淚。 

然後他站在此刻這個森林裡，開始往前跑去。 

 

他跑得很急很快，像急著要離開這裡一樣，幾乎是要噎到一樣急吼吼跑著，他的眼睛

，那總是一直空茫而無神的眼睛，沒有焦距呢，不知是A是B還是C那麼形容過他的眼

睛，眨巴眨巴著流不出眼淚，只是發癢，紅腫疼痛著。 

 

他好像沒有流過什麼眼淚，不管是哪一個人離開的時候，他都只是眨一眨著眼睛望著

，趴搭趴搭，什麼也流不出來，就像他早已被堵塞住的喉嚨一樣，只會發出空洞般的

難聽回聲。 

森林裡全部的眼珠子轉動，嘩啦一聲飛撲而去跟在他身後，形成一場壯大而華麗的景

象，而他只是往前跑著，前面發著微微的亮光，他的眼睛過於乾澀讓他什麼也看不清

楚，他索性閉上眼睛然後奮力往前一撲，一股草地的清香迎面過來，他的眼前一綠

，然後好像很安心似的趴倒下去。 

 

等他爬起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在流水，水，很多很多的水，森林已經在他很遠很遠的身

後了，他的手臂上冒著細小的水珠，然後慢慢變多成為極強的水柱流下來，他原先以



為是汗還是些什麼東西，但他開始發現他全身都在流水，從毛細孔鼓動著泊泊流出

，他像是快要淹死一樣大口的喘著氣，必須要用手掩著鼻子才能夠呼吸，但很快發現

手上流出的水又迅速流進鼻孔裡了，臉上腳上全都是滿滿的水，像是被刺了好幾的洞

的排水管一樣，但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氣味，只是不停的流出來，無法抑止的流出來

，他顫抖著用手指比到唇上舔了一口，淡淡的味道，是鹹的。 

他搖晃的站起來想要繼續向前走，然後發現他的腳在溶化，從鞋子裡溢出來的水冒著

泡泡不斷湧出，他的手指頭也一根一根的開始順著水流融化掉落，像雪融一樣，安靜

無聲的一場儀式，慢慢滴落草地形成一個個水印消失不見。 

帶我一起走，然後他說，用微弱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著。 

 

D在一個大洪水般飄搖的夢中驚醒，張開嘴巴大口大口呼吸，然後發現自己全身濕淋

淋像是剛被打撈上岸一般，躺的正下方那塊草地上有一個濕透了的印子，像蟬褪下舊

殼一樣的遺留在那裡，D疑惑的摸摸那一塊印子嗅著，有著充滿草地溼氣般腐敗的氣

味，鹹鹹苦苦的，像眼淚。 

然後D微笑起來，他從來沒有這麼輕快過，好像所有沉重的東西都消失了一樣，D甩甩

濡濕的手臂站起身來跳躍，然後赤著腳跳舞離去。 

 

D身後的草地有一個濕透了的印子，像是蟬褪下舊殼一樣的遺留在那裡，濕潤著，好

像在流淚。


